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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科技革命下的欧洲数字政党:
基本形态与政治影响

曾　 森

　 　 内容提要:科技革命是驱动政党转型的重要动力ꎮ 现代政党自产生以来ꎬ大致经历

了从精英型政党、大众型政党、全民型政党到卡特尔型政党的转型过程ꎮ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

代ꎬ受到互联网和数字技术的推动ꎬ政党走向数字化转型之路ꎮ 在此背景下ꎬ作为一种新

型政党类型的数字政党在欧洲国家出现ꎬ北欧和中欧的“海盗”党、西班牙的“我们能”党

和意大利的“五星运动”党是典型代表ꎮ 数字政党在政党组织、政党运作、精英选拔和政

治传播四个方面表现出鲜明的特征ꎮ 但是ꎬ数字政党的兴起可能加剧西方民主体制的政

治安全问题、提升技术民粹主义风险和造成数字民主的迷思ꎮ 在未来ꎬ数字政党的运作

模式和动员策略将逐渐被其他政党模仿ꎬ它们必须在边缘化和主流化之间做出权衡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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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ꎬ人类社会正进入以数字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为核心的新科技革命的前夜ꎮ

数字技术所构建的强大数字系统正在对政治系统产生全面性和重塑性的影响ꎮ 福柯

(Ｍｉｃｈｅｌ Ｆｏｕｃａｕｌｔ)认为ꎬ技术不仅仅作为工具或手段而存在ꎬ技术与政治统治密不可

分ꎬ构成了权力的支撑系统ꎮ① 在新科技革命时代ꎬ随着数字技术的迭代发展ꎬ其泛在

性、连接性、敏感性、构成性和沉浸性的特征日益凸显ꎬ对政治生活的影响更为深刻ꎮ

如果说 ２０ 世纪人类最重大的政治问题是集体政治生活应该在多大程度上由国家、市

场或公民社会来决定ꎬ那么 ２１ 世纪的最重大问题便是集体政治生活应该在多大程度

上受数字系统的指引和控制ꎮ②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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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政治系统论的观点来看ꎬ作为人类现代集体政治生活的重要一环ꎬ政党无疑受

到数字技术的强烈影响ꎮ 近年来ꎬ针对数字技术给政党与政党政治带来的影响ꎬ学术

界的关注和探讨日益增多ꎮ 总的来说ꎬ既有研究主要从基本趋势①、个案剖析②、政党

组织③、政党竞选④等角度阐释政党数字化的系统性影响ꎮ 然而ꎬ既有研究存在三点不

足:第一ꎬ聚焦于对主流政党数字化转型的研究ꎬ忽视了数字政党这一类新型政党ꎮ 少

量关于数字政党的研究集中于数字化早期ꎬ而对近期智能技术影响下的数字政党的新

形态涉及较少ꎮ 第二ꎬ更多地将政党视为受到数字技术影响的对象化实体ꎬ忽略了政

党在对数字技术的选择性使用中的主体性地位ꎮ 第三ꎬ重点关注数字技术的使用对政

党竞争和竞选的影响ꎬ而对政党内部组织维度的数字化转型研究明显不足ꎮ 事实上ꎬ

在数字时代ꎬ政党的数字化转型既意味着将数字技术运用于政党竞争和竞选的过程

中ꎬ也涵盖政党组织的数字化转型和革新ꎮ 那么ꎬ数字技术驱动下的政党数字化转型

何以至此? 作为一种新的政党类型ꎬ数字政党的基本形态为何? 以数字民主为理想的

数字政党将给民主体制带来哪些影响和挑战? 这些均是本文拟重点探讨的问题ꎮ

一　 技术变革与政党转型

政党在现代民主中扮演着关键性的角色ꎮ 李普塞特( Ｓｅｙｍｏｕｒ Ｍａｒｔｉｎ Ｌｉｐｓｅｔ)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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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ꎬ政党对于民主制度具有“不可或缺性” ( Ｉｎｄｉｓｐｅｎｓａｂｉｌｉｔｙ)ꎮ① 谢茨施耐德(Ｅｌｍｅｒ

Ｅｒｉｃ Ｓｃｈａｔｔｓｃｈｎｅｉｄｅｒ)同样认为ꎬ“政党创造了民主ꎬ保证了民主的运行”ꎮ② 政党和政

党体系对于现代民主制度的建立、存续和运作起着基础性的支撑作用ꎮ 作为政治体系

中的关键行动者ꎬ政党在供给政策选项、选拔政治精英和组织政治动员等环节发挥着

不可或缺的作用ꎮ 作为政治系统的重要一环ꎬ政党和政党体系建立在特定的社会环境

中ꎬ尤其是建立在特定技术发展水平的基础之上ꎮ 在宏观意义上ꎬ政党变革是政党在

组织形式、支持基础、政策主张和政治策略等方面所出现的系统性变化、更改和修正ꎮ

政党变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环境(特别是技术环境)的适应性改变ꎮ③

自 １９ 世纪上半叶政党政治兴起以来ꎬ政党的发展史就是顺应技术革新而持续转

型的历史ꎮ 从历史主义的角度来看ꎬ近一百多年以来ꎬ西方政党大致经历了从精英型

政党(Ｅｌｉｔｅ Ｐａｒｔｙ)、大众型政党(Ｍａｓｓ Ｐａｒｔｙ)、全民型政党(Ｃａｔｃｈ－ａｌｌ Ｐａｒｔｙ)到卡特尔型

政党(Ｃａｒｔｅｌ Ｐａｒｔｙ)的发展历程ꎮ 其中ꎬ数次工业革命及其带来的技术变革是驱动政党

转型的重要动力ꎮ④ 一方面ꎬ工业革命及技术变革推动西方国家生产力的迅猛发展、

社会结构的重塑和社会思潮的变化ꎬ从而奠定了政党转型的社会基础ꎻ另一方面ꎬ技术

进步所带来的通信传播方式的革命成为政党组织重构、动员升级和催生政党转型的重

要工具ꎮ

现代意义上的政党产生于 １７ 世纪中叶的英国ꎮ 彼时ꎬ英国议会内部针对王位继

承权展开了激烈的争论ꎬ并逐渐形成托利党和辉格党两大对立的政治势力ꎮ １８３２ 年ꎬ

英国选举法改革之后ꎬ托利党和辉格党分别改名为保守党和自由党ꎬ并逐渐从议会内

部党派演变成具有社会基础的现代政党ꎬ英国政党政治初步形成ꎮ 美国建国之初ꎬ围

绕联邦权力的争论形成了联邦党和反联邦党ꎮ 到 １９ 世纪中叶ꎬ美国逐渐形成民主、共

和两大党轮流执政的政治局面ꎮ 随后ꎬ在法国、意大利、德国等主要欧洲国家ꎬ现代政

党和政党体系也逐渐形成ꎮ 政党与政党体系的形成是工业革命和宗教改革所引发的

社会分裂走向政治动员的结果ꎮ⑤ 不过ꎬ在工业革命的时代背景下ꎬ西方国家的政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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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态受限于技术和媒介环境ꎬ政治动员和传播主要以面对面造势、走门串户和小范围

的报纸宣传为主ꎬ其“触角”仅触及少数政治精英阶层ꎮ 因此ꎬ彼时欧美国家的政党很

大程度上仍然是奉行小圈子政治的“精英型政党”和“干部型政党”(Ｃａｄｒｅ Ｐａｒｔｙ)ꎮ

１９ 世纪下半叶ꎬ随着第二次科技革命的展开、社会结构的变迁和选举权的普及ꎬ

欧美主要国家的政党逐渐从“精英型政党”向“大众型政党”转变ꎮ 而随着欧美社会的

主流传播媒介从纸质媒介转向电子媒介(电报、电话和广播等)ꎬ西方政党的政治传播

和动员范围扩大、社会基础和支持力度日益拓展ꎬ政党与社会之间的联系日益深化ꎮ①

有别于由议会内部派别发展而来的早期政党ꎬ在议会之外形成的大众型政党开始兴

起ꎮ 主要政党逐渐确立完整的党纲和党员制度ꎬ建立地方支部和各级党组织ꎬ并形成

全国性的政党参与和动员机制ꎮ 同时ꎬ随着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社会分野日益凸

显ꎬ社会主义运动兴起ꎬ一种新型的、具有更为广泛民众基础的“大众型政党”———社

会主义政党开始崛起ꎮ 其中ꎬ１８６３ 年成立的德国社会民主党、１９００ 年成立的英国工党

是典型代表ꎮ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ꎬ以计算机技术为代表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兴起ꎬ电视媒体等

大众媒介成为政治传播的重要工具ꎮ 同时ꎬ战后长期的经济繁荣造就了西方社会大规

模的中产阶级群体ꎮ 在这种情况下ꎬ淡化意识形态色彩ꎬ以获取最多数选民支持的

“全民型政党”②开始出现ꎮ 全民型政党的特征是服从政治市场的竞争规则ꎬ削弱意识

形态强度ꎬ淡化阶级属性ꎬ寻求利益集团的支持ꎬ以谋求更广泛选民的支持ꎮ③ 到 ２０

世纪下半叶ꎬ西方国家的全民型政党成为普遍趋势ꎬ主流政党在政党纲领和政治策略

上走向“纲领性趋同”(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ａｔｉｃ 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成为一个普遍的政治现象ꎮ④

到 ２０ 世纪末期ꎬ随着后工业化转型的加速和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盛行ꎬ西方国家

政党的自主性有所削弱ꎬ政党政治开始出现多元化发展的趋势ꎮ 其中ꎬ政党与国家之

间的关系密切ꎬ“卡特尔型政党”开始出现ꎮ 根据卡茨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Ｋａｔｚ)和梅尔(Ｐｅｔｅｒ

Ｍａｉｒ)的研究ꎬ卡特尔型政党是指利用国家资源维持其在政治体系中相应地位的政党ꎮ

５２　 新科技革命下的欧洲数字政党:基本形态与政治影响

①
②

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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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ｔｔｏ Ｋｉｒｃｈｈｅｉｍｅｒꎬ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ａｒｔｙ Ｓｙｓｔｅｍｓꎬ” ｉｎ Ｊｏｓｅｐｈ Ｌａ Ｐａｌｏｍｂａｒａ ａｎｄ

Ｍｙｒｏｎ Ｗｅｉｅｒꎬ ｅｄｓ.ꎬ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Ｐａｒ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ｐｄ－６)ꎬ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６６ꎬ ｐｐ.１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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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路曲、许丹丹:«欧美政党组织结构和权力结构的变迁»ꎬ载«世界社会科学»ꎬ２０２３ 年第 ３ 期ꎬ第 ７４－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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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卡特尔型政党主导的政治体制下ꎬ政党之间以勾结与合作模式而非竞争模式来获取

国家资源ꎮ 至此ꎬ政党逐渐脱离公民社会而融入国家ꎬ实际上成为国家机构的组成部

分ꎮ① 政党自主性的降低不仅体现在政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上ꎬ也体现为政党对市场

(企业)主体的日趋依赖ꎮ 随之而来的政治影响是:公司型政党②、特许经营型政党③

作为新的政党类型纷纷出现ꎮ

二　 从政党数字化到数字政党

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开始ꎬ互联网和数字技术迅速发展ꎬ人类社会逐渐从现实世界

迁徙到数字世界ꎬ走向“数字化生存”ꎮ④ 在“政党衰败”甚至“政党死亡”的预言下ꎬ⑤

互联网和数字技术变革所引发的信息革命ꎬ驱动政党走向数字化转型之路ꎮ 传统政党

试图在保持其组织内核的前提下ꎬ在选举动员和政治传播中借助数字技术ꎬ扩大选民

基础ꎬ保持选举优势ꎮ 随着数字技术日益嵌入政党组织和政党政治之中ꎬ一种新型的

以数字化和智能化为基本工具和基础形态的政党类型出现ꎮ 这种高度依赖数字技术

运作的政党类型可以统称为“数字政党”(Ｄｉｇｉｔａｌ Ｐａｒｔｙ)ꎮ

(一)数字时代的政党转型

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迭代发展ꎬ政党的数字化程度日趋深入ꎬ并大致经历了网络

化、媒介化和智能化三个发展阶段ꎮ

政党的数字化转型开始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ꎮ 彼时ꎬ互联网技术仍处于 Ｗｅｂ １.０ 阶

段ꎬ其典型工具包括个人网页、电子邮件、博客及文本信息ꎬ信息以平台的单向传输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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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世纪末以来ꎬ关于“政党衰败”或“政党死亡”的讨论在西方学术界层出不穷ꎮ 相关代表性讨论ꎬ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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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ꎬ用户作为内容消费者只能单向地、被动地接受由服务提供商提供的内容ꎮ １９９２

年ꎬ克林顿通过电子邮件和自动邮件列表(ＬｉｓｔＳｅｒｖ)进行总统竞选ꎬ标志着政党政治的

网络化时代正式开启ꎮ 在网络化时代ꎬ电子邮件竞选、建立政党网站、个人博客是政党

数字化运行的主要方式ꎮ 政党与网络技术之间日益融合的发展态势引起了学界的关

注ꎮ 因此ꎬ早期研究较多分析政党如何在选举和其他政治活动中运用电子媒体和政党

网站ꎮ① ２０ 世纪末到 ２１ 世纪初ꎬ政党网站是现代政党进行政治选举、参与决策、组织

政治活动的重要工具ꎮ② 里尔克(Ｄａｒｒｅｎ Ｌｉｌｌｅｋｅｒ)等人认为ꎬ作为一种典型的 Ｗｅｂ １.０

工具ꎬ政党网站最核心的功能是“信息展示”ꎬ设立公告栏ꎬ提供政党的全面信息ꎬ进行

自上而下的信息传递ꎮ③ 吉普森(Ｒａｃｈｅｌ Ｇｉｂｓｏｎ)等人合著的«互联网与政党»一书探

讨了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ꎬ西方国家的政党所面临的挑战ꎬ以及政党如何适应互联

网时代的发展ꎮ④ 奥尔森(Ｔｒｙｇｖｅ Ｏｌｓｏｎ)等人从理论上探讨了互联网对政党的建立、

建设和运行等方面的影响ꎮ⑤

进入 ２１ 世纪ꎬ社交媒体兴起ꎬ并在欧美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得到广泛运用ꎮ ２００４

年ꎬ播客(Ｐｏｄｃａｓｔｓ)、聚友网(ＭｙＳｐａｃｅ)、推特(Ｔｗｉｔｔｅｒ)、脸书(Ｆａｃｅｂｏｏｋ)、油管(Ｙｏｕ￣

Ｔｕｂｅ)等 Ｗｅｂ ２.０ 社交媒介工具开始出现和扩散ꎬ成为互联网沟通的重要渠道ꎬ同时运

用到政党政治之中ꎮ 与传统媒介和 Ｗｅｂ １.０ 工具有所区别的是ꎬ社交媒介不是单向的

信息传递ꎬ而是注重与用户的交流与互动ꎮ 用户既是互联网信息的浏览者ꎬ也是互联

网内容的制造者、服务的提供者、信息的传播者、行为的创新者ꎬ即托夫勒(Ａｌｖｉｎ Ｔｏｆｆ￣

ｌｅｒ)所称的“产消者”(Ｐｒｏｓｕｍｅｒ)⑥ꎮ ２００４ 年ꎬ美国民主党籍总统候选人霍华德􀅰迪恩

(Ｈｏｗａｒｄ Ｄｅａｎ)成为第一个使用社交网站 Ｍｅｅｔｕｐ 与选民进行交流ꎬ并组织竞选活动的

候选人ꎮ ２００８ 年ꎬ美国总统选举更成为主要政党大幅使用社交媒体的开端ꎮ 凭借对

贝宝(ＰａｙＰａｌ)等互联网工具的高效使用ꎬ巴拉克􀅰奥巴马(Ｂａｒａｃｋ Ｏｂａｍａ)募得 ７.５ 亿

美元捐款ꎬ远超对手约翰􀅰麦凯恩(Ｊｏｈｎ ＭｃＣａｉｎ)的 ３.６ 亿美元捐款ꎮ 互联网成为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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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马的“自动提款机”ꎬ为其取得最后选举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ꎮ ２０１０ 年以后ꎬ政党

开始使用更具有交互性的方式与选民建立直接和快捷的沟通ꎬ打造良好的政治形象ꎬ

进而扩展竞选的政治空间ꎮ① 在媒介化时代ꎬ政党的组织运作、政治沟通高度依赖社

交媒体和网络ꎬ并注重与选民的互动ꎮ 拉夏贝尔(Ｇｕｙ Ｌａｃｈａｐｅｌｌｅ)等人合著的«数字时

代的政党»对数字技术给美国、德国、加拿大、新西兰、英国和法国等西方国家的政党

所造成的影响进行了全景式的深描ꎮ② 米哈尔斯卡(Ｋｏｃ－Ｍｉｃｈａｌｓｋａ)等人则考察了在

数字化时代ꎬ政党核心的政治行动者在政治动员、沟通与参与领域的转型ꎮ③

随着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ꎬ政党越来越依赖通过大数据挖掘和运用、算

法瞄准等智能化手段进行政党竞争和竞选ꎮ ２０１６ 年ꎬ在英国公投和美国大选的过程

中ꎬ爆发了“剑桥分析事件”ꎮ 英国咨询公司“剑桥分析”(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在未经

脸书用户同意的情况下ꎬ获取了 ５０００ 万人的用户数据ꎬ并对这些海量信息进行分析处

理ꎬ作为精准投送和算法瞄准的根据ꎮ④ 研究表明ꎬ这一事件对 ２０１６ 年的英国脱欧公

投和美国大选产生了重大影响ꎮ⑤ 此事开启了大数据影响政党选举的先例ꎮ 近年来ꎬ

随着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元宇宙和大模型技术的快速迭代ꎬ政党的数字化程度

大大加强ꎬ并逐渐表现为选举信息数据化、算法精准动员和政党虚拟化等特征ꎮ

(二)数字政党的兴起和典型代表

经过近 ２０ 年的发展ꎬ各国政党的数字化转型加速ꎬ政党的数字化程度提升ꎮ 在数

字技术迅猛发展的时代潮流下ꎬ几乎所有的政党在竞选中都或多或少地运用了互联网

和数字技术ꎬ以扩大其支持基础ꎬ提升其政治沟通效能ꎮ 不过ꎬ传统政党对数字技术的

使用往往是工具性的ꎬ而较少涉及对其组织结构的全面改革ꎮ 近年来ꎬ一种有别于传

统政党ꎬ高度依赖数字技术进行政党竞争、选举、动员ꎬ并将数字技术嵌入组织改造机

制的政党类型开始出现ꎮ 数字政党便是在数字时代充分利用互联网、社交媒体和人工

智能等数字技术ꎬ创新政党组织、沟通、动员和决策模式的政党形式ꎮ 这种政党通常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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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依赖数据分析ꎬ以优化其选举策略和政策制定ꎬ通过数字平台实现成员参与ꎬ致力于

以数字技术推动政党组织和政治制度的民主化ꎮ 从理念上看ꎬ数字政党本质上是以追

求数字民主为理想ꎬ善于运用数字工具来扩展和深化民主的政党类型ꎮ① 与传统政党

的数字化转型不同的是ꎬ数字政党由于没有传统政党所具有的“组织性遗产”(Ｏｒｇａｎｉ￣

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ｅｇａｃｙ)ꎬ因此ꎬ其组建和运作高度仰赖数字技术和平台ꎬ更倾向于完全采用数

字技术作为支撑组织和运作模式的基础ꎮ② 易言之ꎬ传统政党的数字化转型是工具性

的ꎬ而数字政党的数字化实践则具有本质性和组织性ꎮ 在数字化发展早期ꎬ学界倾向

于将这类政党称为“赛博政党” (Ｃｙｂｅｒ Ｐａｒｔｙ)③或“网络政党”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Ｐａｒｔｙ)④ꎮ 随

着数字时代的到来ꎬ格波多(Ｐａｕｌ Ｇｅｒｂａｕｄｏ)将这类政党称为“数字政党”ꎮ⑤ 这一名称

也得到学界的广泛认同ꎮ

目前ꎬ数字政党主要出现在欧洲国家ꎮ 其原因是ꎬ作为一种非主流的新兴政党ꎬ数

字政党在实行多党制的政党制度和比例代表制的选举制度的欧洲政治中ꎬ具有更为有

利的政治机会结构ꎮ 在当前的欧洲政治舞台上ꎬ北欧和中欧的“海盗”党(Ｐｉｒａｔｅ Ｐａｒ￣

ｔｙ)、西班牙的“我们能”党(Ｐｏｄｅｍｏｓ)和意大利的“五星运动”党(Ｍｏｖｉｍｅｎｔｏ ５ Ｓｔｅｌｌｅ)

是数字政党的典型代表ꎮ

“海盗”党缘起于一个名为“海盗湾”(Ｐｉｒａｔｅ Ｂａｙ)的网站ꎮ ２００４ 年ꎬ瑞典的一些支

持无限制网络下载的网民成立了“海盗湾”网站ꎬ这是一个专门用于储存、分类、搜集

和提供免费快速下载 ＢＴ 种子的网站ꎮ ２００６ 年年初ꎬ瑞典警方突袭了“海盗湾”的数据

中心ꎬ没收了大量服务器ꎮ 然而ꎬ“海盗湾”网站很快恢复ꎬ并因为此事件而受到全世

界媒体的关注ꎬ迅速扩大其支持基础ꎮ 同年ꎬ在“海盗湾”网站用户的支持下ꎬ“海盗”

党正式成立ꎬ并迅速成长为瑞典最大的无议会席位的政党ꎮ 在随后数年间ꎬ“海盗”党

党员人数暴增到 ２ 万 ８ 千多人ꎬ跃身为瑞典第三大党ꎬ并在 ２００９ 年欧洲议会的选举中

获得瑞典选民 ７.１％的选票和 １ 个席位ꎮ 同时ꎬ“海盗”党的理念也迅速获得全球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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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ｒｅｓｓ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ꎬ Ｖｏｌ.４ꎬ Ｎｏ.４ꎬ １９９９ꎬ ｐｐ.２４－４７.

Ｐａｏｌｏ Ｇｅｒｂａｕｄｏꎬ Ｔｈ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Ｐａｒｔｙ: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ｓ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Ｏｎｌｉｎｅ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



众多支持网络自由的民众的支持ꎮ 至此ꎬ一场早期以支持盗版(Ｐｉｒａｔｅ)、鼓吹知识共

享、要求改革著作权和专利法规为主张的运动ꎬ逐渐发展演变为支持公民权利、直接民

主(包括电子民主)和参与式政府的全球性数字政党ꎮ 据统计ꎬ目前全球有超过 ４０ 个

国家或地区都兴起了“海盗”党运动ꎬ建立了“海盗”党组织ꎮ 虽然存在一些差异ꎬ但建

立在网络自由主义理念之上的各国“海盗”党的日常运作ꎬ都高度依赖互联网和数字

技术ꎮ 目前ꎬ“海盗”党主要依靠博客、网页、即时通信软件和“流动反馈系统”(Ｌｉｑｕｉｄ

Ｆｅｅｄｂａｃｋ Ｓｙｓｔｅｍ)来与民众进行政治沟通ꎮ

２０１０ 年ꎬ西班牙深陷债务危机ꎬ被迫采取紧缩政策以平衡财政ꎮ 西班牙政府激进

的财政紧缩政策激起了强烈的反对声浪ꎮ 在这波反对声浪中ꎬ“我们能”党应运而生ꎮ

２０１１ 年ꎬ西班牙爆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名为“愤怒者” (Ｔｈｅ Ｉｎｄｉｇｎａｄｏｓ)的反紧缩运

动ꎮ 这场运动在政治上展现了强大影响力ꎬ并推动“我们能”党在 ２０１４ 年正式成立ꎮ

在强烈的政治不满的情绪下ꎬ“我们能”党迅速获得选举上的突破ꎮ 在 ２０１４ 年欧洲议

会选举中ꎬ仅仅成立 ４ 个月的“我们能”党首次参选便获得 ５ 个席位ꎬ共取得 ８％的选

票ꎮ 在 ２０１５ 年的西班牙大选中ꎬ“我们能”党赢得 ６９ 个席位ꎬ一跃成为该国第三大政

治力量ꎬ仅以 ３０ 万票落后于西班牙主要左翼政党———社会主义工人党ꎬ成为西班牙政

坛重要的政治力量ꎮ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４ 日ꎬ著名喜剧演员贝佩􀅰格里洛(Ｂｅｐｐｅ Ｇｒｉｌｌｏ)和吉安罗伯托􀅰卡

塞雷吉奥(Ｇｉａｎｒｏｂｅｒｔｏ Ｃａｓａｌｅｇｇｉｏ)创立了意大利“五星运动”党ꎮ “五星运动”党的“五

星”是指该党关心的五个核心问题:水资源公共化、可持续交通、可持续发展、自由上

网、环保主义ꎮ 该党的日常运作高度依赖互联网和数字技术ꎬ其人员交流、集会和宣传

大多借助社交媒体工具来统筹和协调ꎮ 格里洛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便开设个人博客发

表政治评论ꎬ这一博客后来由专业团队运营ꎬ每天发表政治评论文章ꎬ成为“五星运

动”党的主要发声渠道和组织平台ꎮ 在“五星运动”党早期ꎬ所有的人员招募、对法案

的表决、选举欧盟及意大利议员和选举总统候选人等工作全部在格里洛的博客网站上

注册、投票完成ꎮ 自成立以来ꎬ“五星运动”党发展迅猛ꎬ在意大利大选和欧洲议会选

举中披荆斩棘ꎮ ２０１８ 年ꎬ在意大利大选中ꎬ“五星运动”党分别在众议院和参议院获得

１３３ 席(３２.６６％)和 ６８ 席(３２.２１％)的选举成绩ꎬ成为国会第一大党ꎬ并在大选后与北

方联盟党组成联合政府ꎮ ２０２２ 年ꎬ在意大利大选中ꎬ该党的支持率虽大幅下降ꎬ得票

率仅为 １５％ꎬ但仍然是议会中的第四大党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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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欧洲主要数字政党

国家 政党名称 成立时间 政党领袖 意识形态 最佳选举成绩

瑞典

德国

捷克

冰岛

“海盗”党

２００６ 年
里卡德􀅰法尔克

温格

２００６ 年 安娜􀅰赫佩茨

２００９ 年 伊万􀅰巴托什

２０１２ 年
无特定领袖ꎬ

主席轮流担任

海盗政治、电子

民主、信息自由、

开放政府、反著

作权主义

２００９ 年欧洲议会

选举赢得 １ 个席位

２０１１ 年 柏 林 州 选

举ꎬ赢得 ８. ９％的得

票率ꎬ首次进入柏林

州议会

２０２１ 年立法选举

赢得 ３７ 席

２０１６ 年议会选举

赢得 １０ 席

西班牙 “我们能”党 ２０１４ 年
巴勃罗􀅰伊格莱

西亚斯􀅰图里翁

民粹主义、民主

社会主义、疑欧

主义、反紧缩

２０１５ 年大选赢得 ６９
个席位ꎬ成为第三大

政治势力

意大利 “五星运动”党 ２００９ 年

贝佩􀅰格里洛

吉安罗伯托􀅰卡

塞雷吉奥

民粹主义、电子

民主、直接民主、
环保主义

２０１８ 年大选成为最

多席次的单一政党

　 　 注:表由作者自制ꎮ

三　 数字政党的基本形态

经过十余年的发展ꎬ作为一种新型政党的数字政党已经形成有别于传统政党的特

征ꎮ 虽然存在一定程度的内部差异性ꎬ但数字政党均具有家族相似性的基本特性ꎮ 总

体来说ꎬ数字政党主要在政党组织、政党运作、精英选拔和政治沟通四个方面表现出鲜

明的特征ꎮ 在政党组织方面ꎬ有别于传统政党的实体化组织ꎬ数字政党的组织走向虚

拟化、流动化和非正式化ꎻ在政党运作方面ꎬ数字政党逐渐走向线上化和平台化ꎬ并高

度依赖“参与式平台”来进行党内事务的运作ꎻ在精英选拔方面ꎬ传统的政党初选和精

英选拔机制已经逐渐让位于线上初选ꎻ在政治沟通方面ꎬ借助数字智能技术的强大数

据整合能力和计算能力ꎬ数字政党的竞选逐渐形成数据瞄准和智能动员的模式ꎮ

(一)虚拟化的政党组织

数字技术对政党组织的重构代表着政党最为深刻的变革ꎮ 政党组织的数字化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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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意味着在数字时代ꎬ数字技术不仅以工具化的方式被政党运用ꎬ并且成为推动其组

织性重塑的力量ꎮ 目前ꎬ对数字政党的研究大多集中探讨数字技术给政党竞争和竞选

带来的影响ꎬ而对政党内部组织的数字化变革着墨不多ꎮ① 正如上文所述ꎬ作为新型

政党类型的数字政党与致力于数字化转型的主流政党最根本的差别ꎬ不仅在于数字技

术嵌入政党运作的程度ꎬ更在于政党组织结构是否得到数字化重构ꎮ

传统政党的组织结构往往包括政党代表大会及其常设机构、各类委员会(或支

部)和青年组织ꎮ 政党组织与党员之间建立了稳固的、常态化的联系ꎮ 后工业时代ꎬ

这种建立于工业化时代的政党组织制度有所削弱ꎮ 科层制的政党组织结构被认为缺

乏民主性ꎬ不利于基层民意的表达ꎬ从而造成严重的代表制危机ꎮ 卡特尔型政党的兴

起未能解决代表制危机ꎬ反而加剧了政党组织的官僚化、专业化和卡特尔化ꎮ② 数字

技术的兴起为政党组织的重构带来新的希望ꎮ 在数字化的冲击下ꎬ政党的组织结构面

临重塑的趋势ꎬ传统的垂直式、科层制的政党架构开始逐渐被扁平化、去中心化的结构

所取代ꎮ③

数字政党坚定反对政治职业化和官僚主义ꎬ并将政党组织的数字化重构作为其发

展目标ꎮ 具体做法是用数字化的工具和平台完全取代传统政党僵硬和等级化的组织

结构ꎬ推动政党组织结构的精简化、虚拟化和非正式化ꎮ 有别于传统政党组织ꎬ数字政

党几乎没有层级分明和职责清晰的各类政党管理结构ꎮ 作为传统政党核心权力机构

的“中央委员会”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或党部完全被更为分布式的网络节点所取代ꎮ

格波多将数字政党所推动的党组织瓦解称为“中央委员会的死亡”ꎮ④ 像“海盗”党和

“五星运动”党这样激进的数字政党甚至主张拒绝一切介于政党和民众之间的政治中

介机构ꎮ⑤ “我们能”党虽然保留了传统政党的中央委员会ꎬ但该机构只有少数的受薪

员工和党务人员ꎮ

完全通过数字化的方式进行连接ꎬ使数字政党的党员内涵发生了变化ꎮ 传统政党

往往有完善的党籍、党章和党纪制度ꎬ而近年来ꎬ许多欧洲政党引入新的党员机制ꎬ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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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Ｏｓｃａｒ Ｂａｒｂｅｒà ｅｔ ａｌ.ꎬ ｅｄｓ.ꎬ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Ｐａｒｔｉｅｓ: Ｔｈｅ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ｏｆ Ｏｎｌｉｎｅ Ｏｒｇａｎｉｓ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ꎬ ｐ.２.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Ｋａｔｚ ａｎｄ Ｐｅｔｅｒ Ｍａｉｒꎬ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Ｍｏｄｅｌｓ ｏｆ Ｐａｒｔｙ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ａｒｔｙ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Ｔｈｅ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ａｒｔｅｌ Ｐａｒｔｙꎬ” ｐｐ.５－２８.
Ｇｌｅｎｎ Ｋｅｆｆｏｒｄꎬ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Ｍｅｄｉａꎬ Ｇｒｏｕｎｄ Ｗａｒｓ ａｎｄ Ｐａｒｔｙ Ｏｒｇａｎｉｓａｔｉｏｎ: Ｄｏｅｓ Ｓｔｒａｔａｒｃｈｙ Ｅｘｐｌａｉｎ Ｈｏｗ Ｐａｒｔｉｅｓ Ｏｒ￣

ｇａｎｉｓｅ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Ｃａｍｐａｉｇｎｓ?”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ａｒｙ Ａｆｆａｉｒｓꎬ Ｖｏｌ.７１ꎬ Ｎｏ.３ꎬ ２０１８ꎬ ｐｐ.６５６－６７３.
Ｐａｏｌｏ Ｇｅｒｂａｕｄｏꎬ Ｔｈ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Ｐａｒｔｙ: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ｓ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Ｏｎｌｉｎｅ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ꎬ Ｐｌｕｔｏ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１９ꎬ ｐ.９２.
Ｌｏｒｅｎｚｏ Ｍｏｓｃａꎬ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Ｖｉ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Ｏｎｌｉｎｅ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ｏｒｙ Ｓｐａｃ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Ｉｔａｌｉａｎ Ｍｏｖｉｍｅｎｔｏ ５ Ｓｔｅｌｌｅꎬ” Ａｃｔａ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ꎬ Ｖｏｌ.５５ꎬ Ｎｏ.１ꎬ ２０２０ꎬ ｐｐ.１－１８.



糊了正式的会费支付和更松散的联系模式之间的界限ꎮ 正如斯卡罗(Ｓｕｓａｎ Ｓｃａｒｒｏｗ)

的比较研究所显示ꎬ目前ꎬ个人与政党接触的渠道多样化ꎬ已广泛存在于西方民主国

家ꎮ① ２０１４ 年ꎬ英国工党创造了一个全新的党员类别———“注册支持者”ꎮ 任何人只

需支付 ３ 英镑的象征性费用ꎬ在工党的网站上登记ꎬ并表明对工党价值观的支持ꎬ就可

以在工党领袖和副领袖的选举中投票ꎮ② 对于数字政党来说ꎬ党员与政党的关系更加

非正式化和灵活化ꎮ 事实上ꎬ大多数数字政党的党员只需在政党平台或网站上进行登

记或捐助ꎬ即可自行入党ꎮ③

在 Ｗｅｂ ３.０ 时代ꎬ政党的虚拟化趋势更加显著ꎬ甚至走向了去中心化ꎮ 随着区块

链技术的兴起与应用ꎬ以去中心化为目标的区块链组织成为推动政党组织更新的新兴

力量ꎮ 例如ꎬ２０１９ 年ꎬ乌拉圭数字党决定与 Ａｅｔｅｒｎｉｔｙ(ＡＥ)这一去中心化的开源区块链

项目合作ꎬ通过在内部投票中使用区块链技术ꎬ来优化公民的参与流程和政党的组织

结构ꎮ 未来ꎬ基于区块链的“分布式自治组织”(Ｄ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ｚｅｄ 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ꎬ

ＤＡＯ)有望构建完全去中心化的组织结构ꎬ从而消解甚至取代政党组织ꎮ 届时ꎬ一种

新的“去中心化自治政党” (Ｄ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ｚｅｄ 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 Ｐａｒｔｉｅｓ)将出现在政治舞台上ꎮ

同时ꎬ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兴起ꎬ一种新型的、以智能机器人为政党代表的政党

类型将成为可能ꎮ ２０２２ 年 ５ 月ꎬ丹麦成立了一个名为“合成党”(Ｔｈｅ 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 Ｐａｒｔｙ)

的新兴政党ꎮ 引人注意的是ꎬ该党的公众形象和名义领袖是一位人工智能聊天机器

人———“领袖拉尔斯”(Ｌｅａｄｅｒ Ｌａｒｓ)ꎮ

(二)平台式的政党运作

传统政党的日常运作主要以实体化的方式进行ꎬ日常事务主要通过政党的组织网

络进行ꎮ 与之不同的是ꎬ数字政党往往高度依赖特定的数字化“参与式平台”(Ｐａｒｔｉｃｉ￣

ｐａｔｏｒｙ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或“参与式门户”(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Ｐｏｒｔａｌ)ꎬ④因此ꎬ体现出强烈的平台化和

线上化特征ꎮ 与传统政党相比ꎬ数字政党几乎不存在实体性的政党组织和分支结构ꎬ

主要政党活动都在政党网站和平台进行ꎮ 借助数字技术所支撑的参与式平台ꎬ数字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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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Ｓｕｓａｎ Ｓｃａｒｒｏｗꎬ Ｂｅｙｏｎｄ Ｐａｒｔｙ Ｍｅｍｂｅｒｓ: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 ｔｏ Ｐａｒｔｉｓａｎ Ｍｏｂ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ꎬ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１５.

Ａｎｄｒｅｗ Ｃｈａｄｗｉｃｋ ａｎｄ Ｊｅｎｎｉｆｅｒ Ｓｔｒｏｍｅｒ－Ｇａｌｌｅｙꎬ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Ｍｅｄｉａꎬ Ｐｏｗｅｒꎬ ａｎｄ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ｉｎ Ｐａｒ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Ｃａｍｐａｉｇｎｓ: Ｐａｒｔｙ Ｄｅｃｌｉｎｅ ｏｒ Ｐａｒｔｙ Ｒｅｎｅｗａｌ?” ｐｐ.２８３－２９３.

Ｒａｃｈｅｌ Ｇｉｂｓｏｎ ｅｔ ａｌ.ꎬ “Ｆｒｉｅｎｄ ｏｒ Ｆｏ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Ｎ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Ｐａｒｔｙ Ｍｅｍｂｅｒｓｈｉｐꎬ” ｉｎ
Ｋａｒｏｌｉｎａ Ｋｏｃ－Ｍｉｃｈａｌｓｋａ ａｎｄ Ｄａｒｒｅｎ Ｇ. Ｌｉｌｌｅｋｅｒꎬ ｅｄｓ.ꎬ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Ｍｏｂ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ꎬ 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ꎬ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ꎬ ２０１９ꎬ ｐｐ.８９－１１１.

Ｐａｏｌｏ Ｇｅｒｂａｕｄｏꎬ “Ａｒ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Ｐａｒｔｉｅｓ Ｍｏｒｅ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Ｔｈａｎ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ｔｉｅｓ?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ｎｇ Ｐｏｄｅｍｏｓ ａｎｄ Ｍｏｖｉ￣
ｍｅｎｔｏ ５ Ｓｔｅｌｌｅ’ｓ Ｏｎｌｉｎｅ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Ｍａｋｉｎｇ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ｓꎬ” ｐｐ.７３０－７４２.



党的普通党员可以提出议案、参与讨论、进行电子咨询投票①、捐款和参加在线培训课

程ꎮ 目前ꎬ主要的数字政党都建立在特定的参与式平台之上ꎬ如“海盗”党的“流体反

馈”(Ｌｉｑｕｉｄ Ｆｅｅｄｂａｃｋ)平台ꎬ“五星运动”党的“卢梭”(Ｒｏｕｓｓｅａｕ)平台和“我们能”党的

门户网站“我们能参与”(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 Ｐｏｄｅｍｏｓ)平台ꎮ

完全建立在互联网上的“海盗”党不满传统政治意见的形成方式ꎬ开发了一个名

为“流体反馈”的软件ꎮ 这一软件很快成为“海盗”党的主要参与平台ꎬ最重要的辩论

和表决都在“流体反馈”上进行ꎮ 通过这一软件ꎬ各种议题被传递给普通党员ꎮ 每个

“海盗”党成员都可以提出动议、参与讨论、直接加工和修改动议内容ꎮ 经过特定时间

的讨论后ꎬ相关决议可以在“流体反馈”上付诸表决ꎮ 最引人注意的是ꎬ“流体反馈”是

一款糅合代议民主与直接民主精神的软件ꎬ其最主要的功能是实现了“委任投票”

(Ｄｅｌｅｇａｔｅｄ Ｖｏｔｉｎｇ)制度ꎬ即参与者既可以选择委托代表进行决策ꎬ也可以保留在任何

时候取消委托ꎬ直接对政治议题进行投票的权利ꎮ 因此ꎬ“海盗”党的“流体反馈”软件

的运作过程具有鲜明的“流动式民主”(Ｌｉｑｕｉｄ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色彩ꎮ②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ꎬ德国

柏林“海盗”党成为第一个利用该平台召开州党大会的政党ꎮ 在此期间ꎬ通过“流体反

馈”平台ꎬ柏林“海盗”党制定了新章程ꎬ促使德国其他州的“海盗”党分支机构纷纷效

仿ꎮ ２０１４ 年ꎬ德国柏林“海盗”党修改了章程:赋予使用“流体反馈”平台举行的“常设

大会”以组织性地位ꎬ拥有通过重大政策决议的权力ꎮ 目前ꎬ该软件已成功用于德国、

奥地利、意大利、瑞士和巴西等多个国家“海盗”党大会的筹备工作ꎮ

“五星运动”党也是一个完全依托数字平台运作的数字政党ꎮ 成立之初ꎬ“五星运

动”党主要依托政党创始人格里洛的个人博客进行人员招募、政策表决和候选人选

举ꎮ ２０１２ 年ꎬ“五星运动”党正式推出“五星操作系统” (Ｓｉｓｔｅｍａ 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ｏ ５ Ｓｔｅｌｌｅ)ꎮ

２０１６ 年ꎬ这一平台改名为“卢梭”(Ｒｏｕｓｓｅａｕ)ꎬ以宣示该党践行法国思想家让－雅克􀅰

卢梭(Ｊｅａｎ－Ｊａｃｑｕｅｓ Ｒｏｕｓｓｅａｕ)直接民主理想的决心ꎮ 通过在“卢梭”平台提出申请ꎬ

“五星运动”党的注册用户可以提出议案、参与讨论、推举候选人、批准或拒绝立法建

议ꎮ 同时ꎬ“卢梭”在募资方面具有强大的能力ꎬ仅在 ２０１７ 年就筹集了超过 ４５ 万欧元

的政治献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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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的电子咨询投票(Ｃｏｎｓｕｌｔａｔｉｖｅ Ｖｏｔｅ)指的是一些数字政党(例如意大利的“五星运动”)通过专门的
在线平台或应用程序ꎬ让党内成员就某些政策议题、选举候选人等问题进行咨询性投票ꎮ 咨询性投票的目的主要
是为了征询意见和寻求反馈ꎬ而非做出约束性的决策ꎮ

Ｊａｎ Ｂｅｈｒｅｎｓ ｅｔ ａｌ.ꎬ 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 Ｌｉｑｕｉｄ Ｆｅｅｄｂａｃｋꎬ Ｉｎｔｅｒａｃｋｔｉｖｅ Ｄｅｍｏｋｒａｔｉｅꎬ ２０１４.



“我们能”党的“我们能参与”平台于 ２０１４ 年正式推出ꎮ 该平台被分为 Ｐｌａｚａ Ｐｏ￣

ｄｅｍｏｓ 和 Ｎｖｏｔｅｓ 两部分ꎮ 第一个组成部分 Ｐｌａｚａ Ｐｏｄｅｍｏｓ 是该党的讨论论坛ꎮ ２０１６

年ꎬ更新版的 Ｐｌａｚａ Ｐｏｄｅｍｏｓ ２.０ 中ꎬ该党使用了 Ｃｏｎｓｕｌꎬ这是一个由马德里市长开发的

讨论软件ꎬ具有与 Ｒｅｄｄｉｔ 社交新闻站点类似的线程讨论和排名功能ꎮ 第二个组成部

分是提供投票服务的 Ｎｖｏｔｅｓꎬ由 Ａｇｏｒａ Ｖｏｔｉｎｇ 公司提供服务ꎮ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ꎬ“我

们能”党在该平台上注册的在线会员达到近 ５０ 万人ꎮ①

(三)在线化的精英选拔

在政党政治中ꎬ政党领袖和精英扮演了重要的角色ꎮ 政党领袖和精英很大程度上

代表政党的形象和政策、控制政党资源和掌握政党的人事权ꎮ 近年来ꎬ西方国家政党

政治出现“总统化”(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的发展趋势ꎬ政党领袖的重要性进一步提升ꎮ②

因此ꎬ政治领袖和精英的选拔是政党的重要功能ꎮ 对于一个普通政党来说ꎬ完善的领

袖选拔和更替机制至关重要:一方面ꎬ政党精英和领袖的选拔是政党组织得以保持世

代交替和政策更新的必要条件ꎻ另一方面ꎬ政党精英和领袖的选拔为普通党员提供一

条有预期性的上升通道ꎬ按部就班地选拔政党干部对维持政党内部的和谐关系至关重

要ꎮ③

传统政党的领袖和精英选拔主要包括培养、选举和征召政党领袖和候选人的过

程ꎮ 随着民主化的深化ꎬ党内选举和初选(ｐｒｉｍａｒｙ)成为西方国家政党选拔政党精英

的主要方式ꎮ 近年来ꎬ数字媒体的兴起正在引入一种新的、草根式的“公民倡议竞选”

(Ｃｉｔｉｚｅｎ－ｉｎｉｔｉａｔｅｄ Ｃａｍｐａｉｇｎｉｎｇꎬ ＣＩＣ)模式ꎬ这一模式通过将领袖和精英选拔的核心权

力下放给基层ꎬ来挑战目前具有主导性的专业化竞选管理模式ꎮ④ 数字政党的领袖和

精英选拔一定程度上借鉴了这种新的竞选模式ꎬ通过将传统的初选机制数字化ꎬ来推

动领袖和精英选拔的民主化ꎮ 对于上述三个典型的数字政党来说ꎬ“在线选举” (Ｏｎ￣

ｌｉｎｅ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或“在线初选”(Ｏｎｌｉｎｅ Ｐｒｉｍａｒｙ)是其选拔政党领袖和精英的主要方式ꎮ

对于“海盗”党而言ꎬ不论是党内各层级的委员会候选人ꎬ还是对外参选的政党名

单候选人ꎬ任何想要成为候选人的“海盗”党党员均需经过“候选人拷问”(Ｋａｎｄｉｄａｔｅｎ￣

５３　 新科技革命下的欧洲数字政党:基本形态与政治影响

①

②

③
④

Ｌｌｕｉｓ ｄｅ Ｎａｄａｌꎬ “Ｐｏｐｕ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Ｐｌｅｂｉｓｃｉ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 ２.０: Ｈｏｗ Ｐｏｄｅｍｏｓ Ｕｓｅｄ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ｓ ｆｏｒ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Ｍａｋｉｎｇꎬ” Ｎｅｗ Ｍｅｄｉａ ＆ Ｓｏｃｉｅｔｙꎬ Ｖｏｌ.２５ꎬ Ｎｏ.１１ꎬ ２０２３ꎬ ｐｐ.２９６１－２９８０.

Ｔｈｏｍａｓ Ｐｏｇｕｎｔｋｅ ａｎｄ Ｐａｕｌ Ｗｅｂｂꎬ ｅｄｓ.ꎬ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ｉｅｓꎬ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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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ｒｉｌｌ)这一环节ꎬ并于党大会(Ｐａｒｔｅｉｔａｇ)①中进行党内初选投票ꎬ才能决定候选人名单ꎮ

以德国“海盗”党为例ꎬ“候选人拷问”除了公开、直接面对面的方式外ꎬ还常常运用语

音会议软件 Ｍｕｍｂｌｅ 进行交互式答辩ꎬ同时利用推特(Ｔｗｉｔｔｅｒ)加强其竞选的公开性以

及与选民之间的互动性ꎮ 自成立以来ꎬ“五星运动”党经常使用内部在线选举的方式

推举政党候选人ꎮ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ꎬ“五星运动”党举行首次在线初选ꎮ 该初选是为了推

选出该党参与 ２０１３ 年意大利全国议会选举的候选人ꎮ ２０１８ 年ꎬ在线初选的做法再次

在全国性选举中被试用ꎮ 除了全国层级的选举ꎬ在线初选也运用于地方一级的选举

中ꎮ 例如ꎬ２０１５ 年ꎬ“五星运动”党的在线初选中ꎬ弗吉尼亚􀅰拉吉(Ｖｉｒｇｉｎｉａ Ｒａｇｇｉ)以

１７６４ 张选票被提名为该党罗马市长候选人ꎬ占总票数的 ４５.５％ꎮ 在线选举也被运用

于选举“五星运动”党的领袖ꎮ ２０１７ 年ꎬ在“五星运动”党的换届网络选举中ꎬ路易

吉􀅰迪马约(Ｌｕｉｇｉ Ｄｉ Ｍａｉｏ)获得 ８２.６％的网络选票ꎬ接替格里洛当选新一任的党主席ꎮ

“我们能”党也利用其参与式门户网站举行了各种内部选举和政党初选ꎮ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ꎬ成立不久的“我们能”党举行首次在线初选ꎬ选举参加 ２０１４ 年欧洲议会选举的候

选人ꎮ 该初选由西班牙公司开发的 Ａｇｏｒａ Ｖｏｔｉｎｇ 投票小程序提供支持ꎮ 在为期 ７ 天

的初选中ꎬ大约有 ３３０００ 人为该党的 １４５ 名候选人投票ꎮ

数字化工具也常常被运用于在线公投ꎬ以决定政党的重大政策和人事任免ꎮ 例

如ꎬ网上公投经常被用来驱逐被指控违反党规的政党代表ꎮ 自 ２０１２ 年以来ꎬ“五星运

动”党已有 ６０ 人被开除出党籍ꎬ其中包括 １８ 名议员和 １９ 名参议员ꎮ 同时ꎬ政党的重

大决策也常常以在线公投的方式举行ꎮ “五星运动”党举行了 ４０ 多次在线公投磋商

(Ｒｅｆｅｒｅｎｄｕｍ Ｃｏｎｓｕｌｔａｔｉｏｎ)ꎮ ２０１２ 年至 ２０１７ 年间ꎬ该党在其数字平台上举行了 ６０ 次

在线投票和 ３２６ 次法律草案提案ꎮ② 针对是否加入持疑欧主义观念的“欧洲自由民主

党联盟”(Ａｌｌｉａｎｃｅ ｏｆ Ｌｉｂｅｒａｌｓ ａｎｄ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ｓ ｆｏｒ Ｅｕｒｏｐｅ Ｐａｒｔｙꎬ ＡＬＤＥ)党团ꎬ“五星运动”

党分别于 ２０１４ 年和 ２０１７ 年举行在线公投ꎮ 据统计ꎬ自成立以来ꎬ“我们能”党已经举

行了 ９ 次公投ꎮ 例如ꎬ“我们能”党于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就是否与社会党组建联合政府、２０１７

年 ５ 月就是否对陷入腐败丑闻的保守党政府提出不信任动议均举行了在线公投ꎮ

(四)精准化的政治沟通

在现代民主国家ꎬ政党是民众与政府沟通的关键纽带ꎮ 萨托利(Ｇｉｏｖａｎｎｉ Ｓａｒｔｏｒ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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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海盗党的党大会(Ｐａｒｔｅｉｔａｇ)是其最高决策机构ꎮ 联邦党大会(Ｂｕｎｄｅｓｐａｒｔｅｉｔａｇ)通常每年召开 １ 次至
２ 次ꎬ与传统政党的代表大会不同ꎬ海盗党理论上不设代表制ꎬ所有党员都有权直接参与ꎮ

Ｌｏｒｅｎｚｏ Ｍｏｓｃａꎬ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Ｖｉ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Ｏｎｌｉｎｅ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ｏｒｙ Ｓｐａｃ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Ｉｔａｌｉａｎ Ｍｏｖｉｍｅｎｔｏ ５ Ｓｔｅｌｌｅꎬ” ｐｐ.１－１８.



提出ꎬ“现代民主国家的公民通过政党来代表”ꎬ并认为“政党最好被视为沟通工

具”ꎮ① 萨尔奇内利(Ｕｌｒｉｃｈ Ｓａｒｃｉｎｅｌｌｉ)认为ꎬ介于国家和公民之间的政党ꎬ在民主社会

的意见形成和信息沟通过程中发挥着“沟通枢纽功能”ꎮ② 易言之ꎬ政党在连接民众与

国家的过程中起着中介作用ꎮ 通过政党ꎬ民众可以参与到政治生活中来ꎮ③ 在民主体

制中ꎬ选票压力迫使政党通过有效的沟通和动员机制ꎬ建立与选民之间的联系ꎮ 传统

政党往往凭借深入各个选区的组织结构、声势浩大的竞选集会和走街串户的动员活动

来影响选民的政治立场ꎬ以谋求选票ꎮ

在数字时代ꎬ政党的沟通和动员机制变得更为专业化、精准化和智能化ꎮ ２１ 世纪

初期ꎬ政党便开始发展数字化的竞选战略ꎬ聘用特定的技术团队ꎬ以提升政党沟通和动

员的效率ꎮ 数字化媒体的兴起增强了媒体顾问和互联网专家在竞选中的作用ꎮ④ 早

在 ２００８ 年和 ２０１２ 年ꎬ奥巴马的竞选团队便率先采用了结合选民记录和社交媒体数据

的动员技术ꎬ在选举中展示了数字化的显著优势ꎮ⑤ ２０１７ 年ꎬ英国工党大力投资社交

媒介建设ꎬ创建了一个数字转型团队ꎬ旨在领导党内组织的变革ꎬ⑥并创立了政党信息

定位推送工具“Ｐｒｏｍｏｔｅ”(推广)ꎬ自动将工党的政策精准地推送到党内和党外ꎮ 这进

一步打破了党组织建设的物理空间ꎬ推动政党自身的智能化发展ꎮ 随着数字技术的发

展ꎬ政党开始大量使用数字媒体进行政治沟通和宣传ꎬ从而使得政治沟通流程变得日

益数字化ꎮ 相较于传统主流媒体ꎬ通过社交媒体开展宣讲造势活动的成本更低ꎬ因此ꎬ

一些大党也十分注重将社交媒体作为招募志愿者、动员选民和募集竞选经费的有效平

台ꎮ 对于数字政党来说ꎬ专业化和数字化的政治传播和沟通是其内在属性ꎮ “海盗”

党本身就是一个专精于互联网和数字化的团队ꎬ其政治沟通基本上通过“流体反馈”、

Ｍｕｍｂｌｅ 及其他平台软件进行ꎮ “五星运动”党的创始人之一卡塞雷吉奥是互联网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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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大师ꎬ被称为“五星运动的大脑”ꎮ 在他的指导下ꎬ“五星运动”党将网络视为该党的

主要政治传播媒介ꎮ① ２０１６ 年ꎬ其子大卫􀅰卡塞雷吉奥(Ｄａｖｉｄｅ Ｃａｓａｌｅｇｇｉｏ)继承乃父

之志ꎬ接手“五星运动”党的软件和大数据ꎮ 里奥雅(Ａｌｂｅｒｔｏ Ｌｉｏｙ)等学者认为ꎬ西班牙

的“我们能”党和意大利的“五星运动”党利用互联网和新媒体ꎬ开启了“平台政治”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的竞选方式ꎮ②

近十年来ꎬ随着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的迅速发展ꎬ数字政党开始利用算法进行

精准性的宣传和动员ꎮ ２０１６ 年ꎬ“剑桥分析事件”的发生ꎬ暴露出隐私泄露和选举操纵

等问题ꎮ 近年来ꎬ机器学习、数据爬取、语义分析等手段被广泛应用于对选民心态和选

情分布进行分析ꎬ日益成为政党竞争的秘密武器ꎮ③ 民众访问各种信息平台时ꎬ智能

平台会根据收集的数据做出访问者的个人特征图谱ꎬ受过训练的智能技术可以基于他

们的观点来预测更大样本的选民投票结果ꎮ④ 目前ꎬ作为对直接数字民主的交换条

件ꎬ“五星运动”党成员必须提供个人的详细信息ꎬ才能对政策和候选人进行投票ꎬ这

使得“五星运动”党可以掌握成员的所有数据ꎬ了解其政治倾向ꎮ ２０１６ 年ꎬ在宪法公投

期间ꎬ据称“五星运动”党使用了“庞大的网站和社交媒体账户ꎬ向数百万人传播假新

闻、阴谋论和亲克里姆林宫的消息”ꎮ⑤ ２０２１ 年ꎬ“卢梭”平台已经获得约 １９５０００ 名认

证用户的身份证件和地址ꎮ “五星运动”党强大的数字化团队已经利用这些数据ꎬ进

行竞选过程的“精准投放”(Ｍｉｃｒｏｔａｒｇｅｔｉｎｇ)ꎮ

四　 数字政党的政治影响与挑战

作为数字政治的最新发展ꎬ数字政党的兴起给传统政党理论和民主政治实践带来

一系列的影响和挑战ꎮ 一方面ꎬ数字政党既丰富又挑战了建立于工业化社会基础上的

传统政党理论ꎮ 传统的政党理论形成于大规模工业化和以印刷媒体与电视媒体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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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传播方式的时代ꎮ 到了数字时代ꎬ政党的数字化转型和数字政党的兴起削弱了传统

政党的基础要件ꎬ即高度凝聚的意识形态、科层制的组织网络和正式化的党员制度ꎬ弱

化了政党的组织性、制度性和凝聚力ꎮ 因此ꎬ随之而来的问题是ꎬ从政党定义的本质而

言ꎬ那些高度虚拟化和运动化的数字政党是否仍然可以被称之为政党? 另一方面ꎬ数

字政党的兴起对民主政治的实际运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ꎮ 在价值理念上ꎬ数字政党以

数字自由主义和数字乌托邦主义为旗帜ꎬ试图通过数字化工具和手段建立一个完全平

等和直接民主的政治秩序ꎮ 然而ꎬ在现实运作中ꎬ数字政党崇高的民主理想似乎与其

实际的影响存在较大差距ꎮ 事实上ꎬ数字政党十多年的发展显示ꎬ其快速的崛起可能

加剧政治安全问题、提升技术民粹主义风险和造成数字民主的迷思ꎮ

(一)政治安全的挑战

由于数字技术本身的不成熟性和相关数字治理规范的缺失ꎬ数字政党的发展可能

加剧政治体制所面临的安全问题ꎮ 这种安全问题主要体现为信息泄露、系统故障和外

部攻击等ꎮ 这些问题均是数字时代的重大问题ꎬ但数字政党的存在和活跃无疑加剧了

这些问题的严重性ꎮ

首先ꎬ信息泄露和隐私保护的问题ꎮ 数字政党往往需要依托特定的数字平台ꎬ加

剧了数字信息泄露的风险ꎮ 由于主客观的原因ꎬ中心化设备所存储的选举信息一旦出

现大规模泄露ꎬ将对选举安全和政治安全带来全盘性风险ꎮ ２０１９ 年ꎬ“五星运动”党曾

深陷数据隐私争议ꎮ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ꎬ意大利数据保护监管机构对“五星运动”党的数字

平台“卢梭”处以 ５ 万欧元罚款ꎬ原因是该软件的隐私标准存在缺陷ꎮ 同年年底ꎬ负责

运营“五星运动”党 Ａｔｔｉｖｉｓｔａ ５ Ｓｔｅｌｌｅ 应用程序的 Ｃａｓａｌｅｇｇｉｏ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 公司ꎬ被指控在未

经网络用户同意的情况下获取了数百万脸书用户的个人数据ꎮ 这一丑闻引发了意大

利隐私监管机构的进一步调查ꎮ ２０２４ 年ꎬ西班牙“我们能”党遭受网络攻击ꎬ导致注册

会员的个人数据和党内的经济管理信息出现大规模泄露ꎮ

其次ꎬ系统故障和变更问题ꎮ 数字系统故障的存在导致高度依赖数字系统的数字

政党可能面临巨大的风险ꎮ 就投票系统而言ꎬ目前的网络投票系统被认为存在较大的

安全隐患ꎮ 无论是组织者端还是用户端ꎬ电子投票都可能出现一些安全风险:在组织

者端ꎬ用于投票的软件和硬件可能会损坏ꎬ传输的数据可能受到黑客攻击ꎬ因此ꎬ必须

将传输数据存储在受信任的服务器上ꎻ在用户端ꎬ出错的风险也很高ꎬ人们需要具备基

本的计算机技能ꎬ并且能够保护他们使用的硬件免受恶意软件的侵害ꎮ “五星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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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卢梭”系统因缺乏可靠性、安全性、透明度ꎬ以及容易被操纵而受到批评ꎮ 部分

“五星运动”党的成员批评了该平台ꎬ并质疑大选候选人提名程序的有效性和无记名

投票的可靠性ꎮ 针对“卢梭”的安全漏洞ꎬ意大利数据保护局展开了调查ꎮ 更为严重

的是ꎬ如果数字政党的参与式平台发生更改和变动ꎬ可能引起系统性风险ꎮ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ꎬ“五星运动”党与“卢梭”平台解除合作关系ꎮ 双方针对“卢梭”平台十多万注册会

员的个人信息的控制权产生争议ꎮ 此事最终通过意大利数据保护局的裁决得以解决ꎬ

命令“卢梭”平台交出数据库ꎮ 但“五星运动”党与其最重要的合作方———“卢梭”平

台合作关系的结束ꎬ本身就代表着其所追求的数字民主遭遇重大的现实挫折ꎮ

最后ꎬ数字政党还可能加剧黑客对民主体制攻击的风险ꎮ 事实上ꎬ“海盗”党本身

就是由一群奉行数字无政府主义、不满传统产权制度的网络黑客所建立ꎮ “海盗”党

党名的“Ｐｉｒａｔｅ”兼具“海盗”和“盗版”之意ꎮ 因此ꎬ“海盗”党体现出强烈的“黑客政

治”(Ｈａｃｋ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色彩ꎬ它的兴起将推动黑客文化和行为的盛行ꎮ① 事实上ꎬ“我们

能”党和“五星运动”党都奉行所谓的“黑客伦理”ꎮ 同时ꎬ数字政党的平台也可能受到

黑客、外部势力的网络攻击ꎮ ２０１８ 年ꎬ一个名为“Ｒ０ｇｕｅ＿０”的黑客声称自己已经侵入

“卢梭”系统ꎬ获取并出售“五星运动”党的数据库ꎮ 对此ꎬ“五星运动”党表示ꎬ正在努

力利用区块链技术实现匿名投票ꎮ②

(二)技术民粹主义的诱惑

从 ２０ 世纪末期开始ꎬ特别是自 ２００８ 年全球性金融危机之后ꎬ世界各国进入新一

轮的民粹主义浪潮之中ꎮ 与旧式民粹主义依靠电台、电视台进行政治沟通不同ꎬ新民

粹主义依赖互联网和数字技术ꎮ 一种新的融合数字技术与民粹主义的技术民粹主义

现象开始出现ꎮ 数字技术为民粹主义政治力量提供了通过社交媒体的大众网络直接

与受众沟通的渠道ꎬ这在数字时代之前是无法实现的ꎮ③ 凭借数字技术和社交媒体网

络ꎬ民粹主义的声音和主张可以无需过滤ꎬ直接影响社会大众ꎮ 其一ꎬ数字媒体具有直

接性的特点ꎬ凭借社交网络、互联网和通信软件ꎬ民粹主义行动者可以绕过传统媒体来

联系他们的受众ꎮ 数字技术所支撑的网站和平台让民粹主义领袖和政党不但可以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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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松、自由地传达他们的信息ꎬ还能增强与支持者的亲密感、紧密感和沟通的即时性ꎬ

从而建立直接的负责机制和代表机制ꎮ 其二ꎬ数字媒体的运用具有跨地域性的特点ꎬ

可以让精英政治个体和公民之间的地理边界变得更具有可渗透性和灵活性ꎮ① 对于

民粹主义领袖来说ꎬ社交媒体是将遍及全国乃至全世界的支持者联合和动员起来的有

力工具ꎮ 其三ꎬ数字媒体能让人民拥有更大的声音ꎬ可以即时地回应事态的发展、与政

治人物沟通ꎮ 新媒体与人民的直接沟通被视为一种新型的人民民主实践方式ꎮ 社交

媒体、智能机器人等媒介方式的兴起ꎬ使民粹主义领袖与支持者之间的沟通更具交互

性ꎮ②

目前ꎬ主要的数字政党都是民粹主义政党ꎮ 数字政党的运动型特征使其很容易应

对左右派的民粹主义诉求和愤怒的抗议ꎮ③ 不过ꎬ除了对数字技术的运用外ꎬ数字政

党的民粹主义与传统民粹主义之间存在较大差异ꎮ 在意识形态方面ꎬ数字政党试图淡

化左右翼的意识形态定位ꎬ将自身定位为一个超越性的政党ꎮ “五星运动”党代表了

一种超越传统“左” “右”意识形态划分的新型混合民粹主义ꎮ④ 贝鲁奇(Ｂｅｎａｓａｇｌｉｏ

Ｂｅｒｌｕｃｃｈｉ)称之为“无主导意识形态的民粹主义”(Ｐｏｐｕｌｉｓｍ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Ｈｏｓｔ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ｅｓ)ꎮ⑤

数字政党所代表的技术民粹主义势力将导致民主政治的极端化和激进化ꎮ 数字

媒体的“同温层效应”(Ｅｃｈｏ Ｃｈａｍｂｅｒｓ)和“反馈圈”(Ｆｅｅｄｂａｃｋ Ｌｏｏｐ)ꎬ让相反的观点关

闭了交流和对话的渠道ꎬ导致了“自我保护飞地”(Ｓｅｌｆ－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ｖｅ Ｅｎｃｌａｖｅ)ꎬ⑥从而让意

识形态凌驾于事实真相之上ꎮ 这让“后真相” (Ｐｏｓｔ－ｔｒｕｔｈ)和“另类事实”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Ｆａｃｔ)大行其道ꎮ 包括“海盗”党和“五星运动”党在内的数字政党对区块链抱有很大

的期待ꎮ 但事实上ꎬ区块链技术及其加密货币的应用可能为包括民粹主义在内的极端

主义势力提供新的募资方式、政治动员渠道和控制手段ꎮ 因其匿名性ꎬ区块链平台可

能成为滋生极端主义的温床ꎬ非常有利于极端主义团体的发展ꎮ 同时ꎬ基于区块链的

１４　 新科技革命下的欧洲数字政党:基本形态与政治影响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Ｂｅｎｊａｍｉｎ Ｍｏｆｆｉｔｔꎬ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Ｒｉｓｅ ｏｆ Ｐｏｐｕｌｉｓｍ: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ꎬ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ｔｙｌｅꎬ ａｎｄ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ꎬ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Ｕ￣
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１６.

Ｇｅｏｒｇｅ Ｒｉｔｚｅｒ ａｎｄ Ｎａｔｈａｎ Ｊｕｒｇｅｎｓｏｎꎬ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ꎬ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ꎬ Ｐｒｏ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 ｉｎ ｔｈｅ
Ａｇｅ ｏｆ ｔｈ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Ｐｒｏｓｕｍｅｒ’ꎬ”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Ｃｕｌｔｕｒｅꎬ Ｖｏｌ.１０ꎬ Ｎｏ.１ꎬ ２０１０ꎬ ｐｐ.１３－３６.

Ｒａｌｐｈ Ｓｃｈｒｏｅｄｅｒꎬ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ａ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Ｍｅｄｉａꎬ” ｐｐ.３２３－３３９.
田野、李存娜:«全球化冲击、互联网民主与混合民粹主义的生成———解释意大利五星运动的兴起»ꎬ载

«欧洲研究»ꎬ２０１９ 年第 １ 期ꎬ第 ９１－１２５ 页ꎮ
Ａｎｔｏｎｉｏ Ｂｅｎａｓａｇｌｉｏ Ｂｅｒｌｕｃｃｈｉꎬ “Ｐｏｐｕｌｉｓｍ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Ｈｏｓｔ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ｅｓ: Ａ Ｎｅｗ Ｈｏｍｅ ｆｏｒ Ｖｏｔｅｒｓ ｗｉｔｈ Ｅｘｃｌｕｓｉｏｎａｒｙ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ｓ ｉｎ Ｉｔａｌｙ’ｓ Ｆｉｖｅ Ｓｔａｒ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Ｐａｒｔｙ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ꎬ Ｖｏｌ.２８ꎬ Ｎｏ.５ꎬ ２０２２ꎬ ｐｐ.８１１－８２５.
Ｋａｔｈｌｅｅｎ Ｈａｌｌ Ｊａｍｉｅｓｏｎ ａｎｄ Ｊｏｓｅｐｈ Ｎ. Ｃａｐｐｅｌｌａꎬ Ｅｃｈｏ Ｃｈａｍｂｅｒ: Ｒｕｓｈ Ｌｉｍｂａｕｇｈ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ｖｅ Ｍｅｄｉａ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ꎬ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１０.



加密货币也得到极端组织的青睐ꎬ成为其洗钱和募款的工具ꎮ

(三)数字民主的迷思

数字政党的兴起是数字民主的重要一环和最新发展ꎬ数字政党的政治目标之一是

推动民主的深化ꎮ 目前ꎬ主要的数字政党均承诺将进一步推动数字民主ꎮ “海盗”党

奉行“群体智慧”和技术自由主义的理念ꎬ支持公民权利、参与式直接民主(包括电子

民主)、更灵活开放的版权和专利法改革ꎮ 意大利的“五星运动”党将自身定位为“网

络上的政党”(Ｐａｒ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Ｗｅｂ)ꎬ使数字民主成为塑造其政党身份的一个关键元素ꎮ

正如莫斯卡(Ｌｏｒｅｎｚｏ Ｍｏｓｃａ)所说ꎬ对于直接民主的追求构成“五星运动”党的基因ꎮ①

在个人自传中ꎬ该党的创始人格里洛表示ꎬ“五星运动”党的目标是“在机构内引入直

接民主工具”ꎬ以绝对透明和可持续的方式改变“选民和当选代表之间的关系”ꎮ② 西

班牙的“我们能”党也承诺推动“全体党员更开放、无中介和直接地参与决策”ꎮ③

２０１７ 年ꎬ在西班牙“我们能”党的章程中ꎬ该党声称自身是一个“旨在民主地为确定国

家政策和形成公民的政治意愿做出贡献的政党”ꎮ④ 在党内民主方面ꎬ数字政党以保

障党内普通成员及其代表对政党发展方向和战略拥有更大的决定权为目标ꎮ⑤ 在数

字政党的话语中ꎬ党内民主往往表现为去中介(Ｄｉｓ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开放性(Ｏｐｅｎｎｅｓｓ)

和直接性(Ｄｉｒｅｃｔｎｅｓｓ)的理念ꎮ⑥

不过ꎬ在具体的民主实践中ꎬ有着强烈的数字乌托邦主义色彩的数字政党无法达

成其崇高的民主理想ꎮ 事实证明ꎬ数字技术未必能推动政党本身的民主化ꎮ 数字技术

虽然可以一定程度上赋权给普通党员ꎬ但同时也赋予政党领袖直接面向民众的机会ꎬ

成为其构建个人形象的高效工具ꎮ 这种现象在电台和电视时代便引起了学者的关注ꎮ

在数字时代ꎬ这种现象得到强化ꎮ 随着数字技术所导致的政党组织的虚拟化和空心

化ꎬ政党领袖自称为政党的代表甚至是化身ꎮ 那些已经呈现出领袖主导性质的政党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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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将利用数字技术进一步推动沟通的非中介化ꎬ降低了政党组织的作用ꎮ① 最终结果

是导致领袖开始凌驾于政党之上ꎮ② 格波多将数字政党的组织结构称为“分布式集中

制”(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ｓｍ)ꎬ与政党组织向基层开放并行的是政党权力日益集中在有

魅力的政党领袖ꎬ即所谓的“超级领袖”(Ｈｙｐｅｒｌｅａｄｅｒ)的手中ꎮ③ 他认为ꎬ虽然数字政

党引入了各种参与式创新ꎬ但政党成员自下而上影响决策的实际空间有限ꎮ 事实上ꎬ

普通党员的参与大多采取批准的形式ꎬ以支持 /反对或喜欢 /不喜欢的二元方式对由领

导层预先打包的建议做出反应和处理ꎮ 党的领导层及其代理人对政党的决策过程保

持着严格的控制ꎬ这导致在线咨询很少产生违背领导层意愿的结果ꎮ 因此ꎬ格波多将

数字政党的这种党内民主形式称为“响应式民主”(Ｒｅａｃｔｉｖｅ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ꎮ④

关于数字政党对民主制度本身的影响ꎬ主要体现为数字政党的发展可能会强化技

术对民主政治的主导性作用ꎬ从而导致民主的异化ꎮ “剑桥分析事件”的发生体现出

政党可能会利用大数据和相关技术的优势ꎬ进行算法瞄准和精准动员ꎮ 算法瞄准主要

包括观点分类、精准动员和扭曲意志三个阶段ꎮ 特定政党借助机器学习可以对民众观

点进行大规模的归类研究ꎬ不仅仅限于政治立场上的左翼与右翼ꎬ也包括对个人政治

态度和观点的区分ꎮ 归类研究之后ꎬ政党根据选民倾向ꎬ利用算法技术进行精准动员ꎮ

通过严密的算法瞄准ꎬ可以在保持表面上的民主选举和政治参与的情况下ꎬ扭曲公民

的自由意志ꎬ消解公民参与的真实内涵ꎬ从而形成对民主的异化ꎮ 随着大数据和人工

智能的发展ꎬ人类社会和西方民主可能陷入“数字利维坦”(Ｄｉｇｉｔａｌ Ｌｅｖｉａｔｈａｎ)⑤的控制

之下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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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数字政党的未来

数字政党的兴起ꎬ代表着科技变革引发的政党数字化转型的最新篇章ꎮ 与传统政

党的数字化转型相比ꎬ数字政党不仅体现为数字技术在政治沟通和政治竞选方面的工

具化ꎬ更体现为数字技术嵌入政党的组织内核ꎮ 在欧美各国ꎬ北欧和中欧的“海盗”

党、意大利的“五星运动”党、西班牙的“我们能”党是数字政党的典型代表ꎮ 目前ꎬ虽

处于其发展的早期阶段ꎬ但作为一种新的政党类型ꎬ数字政党在组织方面逐渐走向虚

拟化、流动化和非正式化ꎬ在政党运作方面走向线上化和平台化ꎬ在政党竞选方面以线

上初选作为政治精英选拔的主要方式ꎬ在政党沟通方面建立起数据瞄准和智能动员的

模式ꎮ 数字政党的兴起给各国的民主政治带来新的影响和挑战ꎮ 在数字政党的影响

下ꎬ信息泄露、系统故障和外部攻击等政治安全问题加剧ꎬ技术民粹主义的极端主义诱

惑得到强化ꎬ数字民主的目标可能被响应性民主和技术统治所消解ꎮ

数字政党产生于政党衰败的大背景下ꎬ致力于推动政党和民主的复兴ꎮ 因此ꎬ数

字政党的兴起可以被视为政党在新的阶级结构和意识形态背景下ꎬ利用数字技术进行

政党重组的努力ꎮ 在未来ꎬ数字政党的前景如何? 一方面ꎬ随着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

和迭代ꎬ作为一种新型政党类型的数字政党将在西方国家政治体系中占据越来越重要

的分量ꎮ 相较于传统政党ꎬ高度依赖数字技术的数字政党的确在组织形态、选举动员

和宣传营销方面具有优势ꎮ 同时ꎬ由于西方国家民众对传统主流政党的不信任度较

高ꎬ作为一种新型政党形式的数字政党会继续存在和发展下去ꎬ更多数字政党将在欧

美国家政坛出现并取得选举突破ꎮ 作为政党数字化的先驱ꎬ数字政党的政治动员、沟

通和竞选模式具有“传染性”ꎬ将被其他新兴政党甚至主流政党的模仿ꎮ 另一方面ꎬ数

字政党的兴起并不意味着短期内对传统政党的取代ꎮ 其一ꎬ有着数百年历史的传统政

党形态在西方民主制度中仍然具有深厚的根基和强大的韧性ꎬ面对数字技术的冲击ꎬ

传统政党同样可以进行“数字化转型”ꎬ以应对挑战ꎮ 随着数字政党的兴起和发展壮

大ꎬ面临越来越大的技术变革压力的传统政党会试图学习数字政党的组织形态和策

略ꎬ以维持在选举市场的优势地位ꎬ遏制数字政党这种非主流政党的崛起ꎮ 事实上ꎬ数

字转型已逐渐成为一种普遍采用的竞争策略ꎬ成为传统政党无法绕开的趋势ꎮ 其二ꎬ

鉴于数字政党本身所面临的政治安全问题、技术民粹主义风险和数字民主的迷思等问

题ꎬ高度的数字化可能成为数字政党的独特优势ꎬ但也可能成为制约其发展的“阿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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琉斯之踵”ꎮ 同时ꎬ本质上ꎬ数字政党是一种运动型政党ꎬ①如果想要继续保持其政治

能量ꎬ必须在常态化的政治生活中淡化其运动性色彩ꎬ在一定程度上融入政治建制之

中ꎮ “五星运动”党的案例便显示出数字政党如何通过淡化其反建制主张ꎬ强化其组

织结构ꎬ从而走向政治主流的发展变化趋势ꎮ 从 ２０１３ 年到 ２０１８ 年进入意大利议会的

五年间ꎬ“五星运动”党打破了该党在代表、媒体、正义、领导和联盟方面的五个禁忌ꎮ

随着其逐渐进入政治体系内部ꎬ“五星运动”党减少了对直接民主理想的强调ꎬ逐渐接

受代议制政治和既有体制ꎮ② ２０１７ 年ꎬ年仅 ３１ 岁的路易吉􀅰迪马约接替创始人格里

罗ꎬ担任“五星运动”党领袖ꎬ代表着该党走向更为温和和主流化的路线ꎮ 上任之后ꎬ

迪马约频繁与银行家、商人、外交官以及天主教廷成员会面ꎬ试图缓解他们的忧虑ꎮ 他

同时改变了“五星运动”党的政策ꎬ不仅叫停了欧元公投ꎬ也废除了该党长久以来拒绝

和传统党派共同执政的政策主张ꎮ 德阿利蒙特(Ｒｏｂｅｒｔｏ Ｄ’Ａｌｉｍｏｎｔｅ)认为ꎬ“五星运

动”党正“从反建制政党转变为参与建制派的政党”ꎮ③ 总体而言ꎬ数字政党的发展仍

然面临诸多挑战和充满不确定性ꎬ克服这些问题ꎬ既取决于数字政党的调整和适应ꎬ更

取决于数字技术本身的迭代和治理措施ꎮ

因此ꎬ在数字时代可预见的未来ꎬ政党的竞争模式可能以传统政党数字化与数字

政党建制化并行发展的模式呈现ꎬ即传统政党将加速采用数字工具进行内部组织建设

和外部政治动员ꎬ而数字政党则可能通过调整政策主张和与建制派政党合作来达到稳

定政治基础的目标ꎮ 一言以蔽之ꎬ数字政党可能是未来政党的重要发展方向ꎬ但未必

是唯一的形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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